
5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5)2023,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1  林鵞峰其人
德川幕府实行“以文治天下”，史书编修工程就是该施政

方针重要的一环。这其中，林罗山、林鵞峰父子编修的《本朝通
鉴》，不仅详细记载了日本通史，更是明确肯定了德川幕府创立的
正当性，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林鵞峰（1 6 1 8 年— 1 6 8 0 年），名春胜、恕，字子和、
之道，号春斋、鵞峰、向阳轩等。林鵞峰是林罗山第三子，出生
于日本京都。他深受德川四代将军德川家纲重视，宽文三年（1663
年）获得弘文院学士称号。查阅《国书总目录》可知，[1]林鵞峰现
存著作共有204种，可谓笔耕不缀。特别是《本朝通鉴》，经历半
个多世纪的编修，是林家三代人坚持不懈之作。虽然遭遇了明历
大火、林罗山含恨病故、林梅洞英年早逝等变故，也遇到了史料、
人员和资金不足等困难，但林鵞峰坚持不懈最终完成。《本朝通
鉴》所有草稿皆经林鵞峰亲自审定，足以一窥林鵞峰的史学思想。

2  《本朝通鉴》的编修经纬和构成
2 . 1《本朝通鉴》编修经纬
林罗山自幼通读《通鉴纲目》，一直立志效仿朱熹，为日

本编修一部类似的纲目类史著。日本元和四年（1618年），林罗山
改《国朝纲目》为《本朝编年》，开始学习《资治通鉴》编年体叙
事风格。日本正保元年（1644年），德川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命林罗
山编修日本通史。林罗山领命之后，先完成了从神武天皇到宇多
天皇的草稿，并在同年十月十四日献给了幕府。但不幸的是，日
本明历三年（1657年），因明历大火相关草稿毁于一旦。林罗山也
因自宅及书库焚毁而备受打击，四日后离开人世。[2]

日本宽文二年（166 2 年）十月三日，德川四代将军德川
家纲在老中酒井忠清的建议下，命林罗山之子林鵞峰继续完成

《本朝编年录》的编修工作。到宽文四年（1664年）十月，酒井忠
清下达史料收集的命令，增加编修人员名额，确定编修人员月俸，
模仿《资治通鉴》，改《本朝编年录》为《本朝通鉴》。同年十一
月一日《本朝通鉴》的编修工作正式开始。编者在各自完成所负
责的部分后，所有草稿经林鵞峰审定。林鵞峰把其父林罗山的《本
朝编年录》作为《本朝通鉴》正编四十卷收录进来。最后，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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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审定，宽文十年（1 6 7 0 年）十月十八日献上。
2 . 2《本朝通鉴》构成

《本朝通鉴》是从日本神代写起，到庆长十六年（1 6 1 0
年）为止的编年体通史。由首二卷、前编三卷、正编四十卷、
续编二百三十卷、提要三十卷、附录五卷，总计三百一十卷构
成。另存《国史馆日录》十八卷。《国史馆日录》是林鵞峰
所写日记，在忍岡（现日本东京都上野恩赐公园内）的府邸内
设置编集所，称为“国史馆”。该书详细收录从宽文二年

（1662 年）到宽文十年（1670 年）年之间与编修《本朝通鉴》
有关的信息，对于研究《本朝通鉴》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

3  《本朝通鉴》的序文
现存《本朝通鉴》序文如下：
竊聞本朝置國史，始履中天皇。然世遠悠悠，其書不傳。

故以豐聰之筆，安麻呂之記，舍人之紀，為國史之首。而來真道
繼繩緒嗣良房基經時平相繼撰錄，起於神代而自神武至光孝五十
八朝事蹟，昭昭乎。唯惜緒嗣之所編，闕而不存。然猶有略記之
遺，則可以槩見焉。正保年中先大君大猷公萬務之暇，命儒臣侍
讀民部卿林道春，參考《日本紀》以來國史，刪繁取要，補闕拾
遺，且加宇多一朝，纂集為四十卷，號《本朝編年錄》，就久世大
和守源廣之，獻呈之。而將輯醍醐以來，然無正史可據證，以遺
書難私求。故姑閣筆，而待鈞命之再降。不幸遭國哀，加?所獻之
四十卷，罹丁酉之災，既而其身亦沒矣。然幸有草本在僕家，逮
寬文甲辰之秋，令大君幕下命僕修續編，而併先人所編，賜名《本
朝通鑒》。僕不堪抃躍，乃取草本，校勘數遍，訂正魚魯，
新加訓點，與續編共謹獻上之。唯喜先大君之盛舉，垂于萬世。而
先人之微功，不永朽也，乃知是亦今大君重熙累洽之餘耀也[3]。

现存《续本朝通鉴》序文如下：
夫以，繼絕興廢者，治世之盛事也。幹蠱濟美者，洪業

之餘烈也。恭惟，先大君大猷公，辱命僕先人林道春，修《本
朝通鑒》。自神武至宇多五十九代，編輯小成，獻幕下，備
台覽，可謂治世之盛事也。猶惜其未大成也。寬文四年甲辰之
秋，今大君幕下，揚繼志之孝名，降重編之鈞旨，可謂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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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餘烈也。於是有台命，而擇永井伊賀守大江尚庸，奉行編輯
諸務，令僕撰錄昌泰以來至慶長七百餘年治亂興衰之事，賜名

《續本朝通鑒》，嗚呼，僕愍得先人之業，雖荷庇蔭之恩，才
拙見淺，何以堪此任哉。況夫，正史闕，而實錄不存，則何
以征之，何以述之。且中葉以來，治少亂多，國郡戰爭，干
戈連續，絲棼瓜分，無所統括，所傳多端，所聞殊說，孰以
為淂，孰以為失，不知所以決定於一。然教命之重，難得辭
焉。既而相攸於僕別墅忍岡，新營編輯館，以僕二男慤戇門生
野節阪亨副之，加附書生筆吏三十餘員，各賜月俸日給，造庖
廚，充口養。又建藏書庫，以求官家舊記，而聚諸方遺書。
其歲十一月朔，僕率諸徒起筆，凡諸家文集日記、演史雜錄、
倭字稗說、倭歌者流、禪林詩稿等，無不閱視，無不抄纂，
乃至中華三韓之書，無不參考，無不採拾，而繁於各年，屢
改草本，累復校讎，悉加傍訓，積成重堆，僕雖無提舉之量，
不弛微力之勤，幸而犬馬之病，競義娥之陰，七易草本，得
脫稿本，總二百三十卷。且傚金氏例，纂神代紀，以號前編，
又顧本書不易一覽，令副僚裁提要三十卷，併目錄凡例，而就
尚庸達於國老前橋城主羽林源忠清忍城主拾遺阿部忠秋執政小田
原城主拾遺越智正則世喜宿城主從四品源廣之土城主從四品源數
直，謹獻幕下，唯冀歴乙夜之英覽，列官庫之品數也。伏惟，
僕鄙陋寡聞，深恥君實，不及李燾，辱膺此舉，苟成此功，
自匪四海一統之餘化，則何為遂微力哉。不堪屏營恐懼之至，
若夫一字褒貶，勸善懲惡，則非所企望，然據事直書，其義
自見，則豈其不為後代之鑑戒哉。由是觀之，則治世之盛事，
洪業之餘烈，不在茲哉[ 4 ]。

林鵞峰叙述了日本史书发展，表明继承先人遗志，效法李焘
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尽心校对七遍，最终成书。序文最后皆写

“寬文十年庚戌之夏弘文院學士林恕謹序”，距离修书开端的日本
元和四年（1618年）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足证其家族修书志向之
坚定。“僕不堪抃躍……與續編共謹獻上之”，林鵞峰对其父林罗
山遗留的草稿进行了校勘，熟悉了编年体史书的编修流程。前三
代幕府将军都十分重视，“加附書生筆吏三十餘員……充口養”，
使编修人员有了保障；“又建藏書庫……而聚諸方遺書”，协助进

行大规模资料收集。“凡諸家文集日記……乃至中華三韓之
書”，例如红叶山文库所藏和书、诸大名家藏书、各地寺社还
有朝廷的藏书，都在收集之列。根据对《本朝通鉴》引用书
目的考察，[5 ]各类引用书目的部数结果如表 1 所示。（见图 1）

4  《本朝通鉴》对中国史书的受容
古代周边地区在学习汉文化的过程中，编修史书便是重要的

一环。例如仿效《资治通鉴》的朝鲜史书《东国通鉴》，模
仿《史记》的越南史书《大越通史》，而《本朝通鉴》也
可被视为对中国史书的受容之作。这主要体现在编者意图、修
书凡例和引用书目这三个方面。

在修书意图方面，最直接的证据便是上文的两篇序文。
“若夫一字褒貶……則豈其不為後代之鑑戒哉”，这一句直接点
出来林鵞峰修书的意图，那便是“據事直書，其義自見”。林
鵞峰的“據事直書”很是符合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推崇的“史
才三长”中“史识”的相关论述。刘氏强调的“史识”，主
要是指史家的史观和笔法，也就是“善恶必书”的“直笔
论”。在其所著《史通·内篇·直笔》中，“况史之为务，
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
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直接阐
明“史识”的核心就是忠于历史事实。林鵞峰作为日本儒者，
能充分到秉笔直书的重要性，并把其明确写明为自己的修书意
图，由此可见中国史学对其影响。

在修书凡例方面，第二则“每歲某年上，橫書干支，傚
朱子綱目例；而記事之法，聊模溫公治鑒之體”，林鵞峰在此则直
接表明《本朝通鉴》体例是模仿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和司马光
的《资治通鉴》。第三四则，“中華朝鮮，及外國與我國交通者，及
遠遊教化者，其事不傳我國，而載異域書者，採拾而記之”，这表
明在编修《本朝通鉴》的过程中大量参考过中国书籍，并采其要事
记录。对于研究中日两国交往史来说，弥足珍贵。

在引用书目的中国书籍方面，中国书籍共七五部，主要分
为三大类。其中记事类，四八部；诗文类，十六部；僧事类，
十一部。在记事类的四八部中，有《后汉书》等十六部纪传
体史书，有《通鉴纲目》等编年体史书，有《文献通考》为
代表的政书，也有《册府元龟》为代表的类书，甚至还有《闽
书》为代表的地方志。作为一部日本史书，《本朝通鉴》引
用中国书籍的种类之多，实属不易。《本朝通鉴》一定程度上
展示了对中国史书的选择和吸收，也可以把《本朝通鉴》称为
是中日史学交流的结晶。

5  结语
林鵞峰《本朝通鉴》是日本江户时代重要的一部编年体史

书，体现了林鵞峰对中国史体和史法的理解和掌握，采入了大
量中国史家的史观和修撰方法，最大程度呈现了对中国古代史学
的认识和运用，是中日史学交流的杰作，在东亚史学中具有独
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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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引书书目种类 部数

1 正史 12

2 神书 33

3 朝仪 38

4 家录 60

5 国字记 25

6 私记 13

7 小录 7

8 世用 9

9 诗文 18

10 将家 87

11 武门 55

12 御当家 11

13 诸系 28

14 歌书 183

15 谈丛 18

16 连歌 3

17 緇林 74

18 华韩 91

总计 765

表1     《本朝通鉴》各类引用书目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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